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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岁的播音艺术家
陈醇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
员，他曾多次参加上海重
大活动的实况转播。他主
持的小说连播，《烈火金
刚》《红岩》《铁道游击队》
等一个个长篇故事哺育了
两三代观众。日前，我去探
望他。
谈着谈着，谈到了鲁

迅先生。他告诉我，1956
年鲁迅墓迁移上海
虹口公园的实况是
由他现场直播的。
这说得我瞪大了眼
睛，急切地盼等他
述说这事的前前后
后。

84 年前的 10

月 19 日清晨 5 时
25分，鲁迅先生在
上海山阴路 132弄
（大陆新村）9号寓
所离世。当天下午
3时，万国殡仪馆
运走了鲁迅的遗
体。化妆后的遗体
被安放至殡仪馆二
楼，第二天移至大
厅。闻讯前来吊唁、
瞻仰遗容的人群络绎不
绝。22日是安葬的日子。
鲁迅被安葬在万国公墓。
对于鲁迅逝世，其家

属没有准备。由于鲁迅积
蓄很少，另又遵其遗嘱，拒
不收礼，所以当时的墓设
置很简单。一座小土堆，墓
穴后面的水泥墓碑上端镶
着“鲁迅遗像”，下方则是
幼稚而工整的“鲁迅先生
之墓”六个字，这是当时年
仅 7岁的海婴手笔。

据冯雪峰回忆，对于
当时鲁迅墓如此简从，他
曾安慰许广平并表示，待
将来革命胜利后，一定要
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
国葬。

1947年，许广平用重
庆书店出版鲁迅先生作品
送来的版税曾扩建过鲁迅
墓。而现在的鲁迅墓是
1956年迁移的。这是鲁迅

逝世二十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决定为鲁迅建
新墓和纪念馆，选
址虹口公园。待新
墓完工，这年 10月
14日，举行了鲁迅
棺柩迁葬仪式。上
海人民广播电台现
场实况转播这一活
动。陈醇说，他被指
定为现场播音员
时，十分激动，除了
急于准备资料外，
还特地到万国公墓
鲁迅旧墓处实地查
看，以对现场和全
面情况有更多的了
解。10月 13日，当

他来到万国公墓时，正逢
工人们起吊鲁迅的棺柩。
这口棺柩完好无损。令人
惊奇的是，二十年前覆盖
在上面的那幅挽幛虽已经
腐烂，然而由沈钧儒先生
书写的“民族魂”三字却印
在了棺木上，依稀可见。

10月 14日上午 7时
50 分，茅盾、周扬、许广
平、金仲华、巴金、陈虞孙、
许钦文、孔罗荪等人来到
万国公墓。鲁迅灵柩迁葬

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举
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金
仲华和作家巴金将一面仿
制二十年前的写有“民族
魂”的挽幛重新覆盖在鲁
迅的灵柩上。随后鲁迅的
灵柩装上灵车，向虹口公
园驶去。
上午 9时，落葬仪式

开始。乐队奏起了《葬礼进
行曲》，伴随着庄重、哀婉
的节奏，陈醇克制着激动
的情绪开始播音：“……现
在，由宋庆龄、茅盾、柯庆
施、周扬、许广平、金仲华、
钟民、李琦涛、巴金等扶着

灵柩，从虹口公园门口向墓
地走来……灵柩被放到了
墓台上的落葬架上……灵
柩慢慢落入墓穴中……”

鲁迅新墓面积达
1600平方米，墓前广场可
容纳五百人谒墓。墓栏内,

安放鲁迅灵柩的墓椁用光
洁的花岗石铺筑。墓穴后
面是照壁式大墓碑，上面
镌刻着毛泽东主席
手书的“鲁迅先生
之墓”六个金字，灿
烂夺目，气魄非凡。
墓地上放满了各界
人士送来的鲜花和花圈，
墓碑前安放着中共中央、
国务院和宋庆龄等人献的
五个大花圈。中共中央献
的花圈挽联上写着“鲁迅
先生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在场的人肃立致哀。许广
平看到鲁迅先生的灵柩落
入墓穴时，泪珠滚出了眼
眶。一旁的宋庆龄挽着她
的胳膊，默默地安慰着她。

上海纪念鲁迅先生
逝世二十周年筹委会主
任巴金在墓前报告筹备
迁葬的经过时说：“从此
先生的遗体得到永久的
安息；景慕先生的人们也
有瞻仰和学习的机会；先
生留下的丰富的文化思

想遗产将广泛为中国人
民所接受，先生的智慧和
光芒将更普遍地照亮中
国青年的心灵……”

茅盾和许广平也在墓
前讲了话。

9时 40分，鲁迅先生
灵柩迁葬仪式在封墓后
结束。接着，参加仪式的
各界人士来到墓前的草

坪上。金仲华为鲁
迅先生雕像揭幕。
雕像高 2.1 米，为
浙江美术学院教
授、雕塑家萧传玖

创作。鲁迅坐于藤椅上，
左手执书，右手搁在扶手
上，目光深邃，神采慈祥。
1961年，原白水泥的鲁迅
塑像改铸为铜像。同年 3

月，国务院公布鲁迅墓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 6月，上海鲁迅纪
念馆（包括鲁迅墓、鲁迅
故居）被中宣部命名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

也说盲道
王妙瑞

    在“灯花”栏目读到《步道和盲道》一
文，读了很有感触，谈点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 盲道就是方便盲人行走
的专用道，通常设置在人行道的中间，用
黄色地砖加以区别。 盲道的出现是一种
文明标志， 体现了全社会对盲人群体的
尊重与关爱。 最早创造这种 “触感铺路
砖”的是一位?本发明家。 上世纪 80年
代我在市民政局工作， 知道北京是我们
国家第一个试点盲道的
城市。 上海的盲道起始
于 90年代，南京路作为
样板先铺设， 后来进展
很快， 只要能铺设盲道
的人行道几乎全覆盖了。有了盲道，方便
了盲人出行，安全系数也高了。但并非完
美无缺，我在盲道上试走过 500米，感觉
不太好受，有点别脚。想必盲人的脚感和
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何况他们其他
的感觉比起常人来一般要更敏锐一些。

目前的百姓健身步道大多是在老
路的基础上搞起来的，

尽管没有了盲道的标
志，但对盲人来说是一
回生、 二回熟的事情。

我问过一个走步道的

盲人，感觉如何？他说很舒服啊。反观盲
道，地面的标志线在设计之初，只是从
辨别方向出发，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盲
人的脚感是否舒适。 就这点而言，人性
化尚嫌不足。 几十年过去了，盲道一直
保持原样，没什么变化。 建议有关部门
能否对盲道进行科学评估，看看有哪些
细节设计需要改进， 可增加中国元素，

尽力做到两全其美，更有温度感。

盲人出行除了有盲道
和导盲杖， 还有当下的导
盲犬。 有没有更加方便盲
人外出的好方式？ 上述文
章引出的话题启发了我。

进入新时代，科技突飞猛进，无人驾驶汽
车已经上路， 防碰撞技术已经实际运用
了。 中国也领先进入了 5G时代，我以为
智能手机为盲人引路大有希望。比如，能
否设计一条人民币上的那种盲文符号，

附加在手机上供盲人操作？ 我想专业人
才一定会有更绝的妙招， 依靠高科技让
盲人重见“光明”，与我们一样并肩漫步
街头。

10? 15?是国际盲人节， 上海把
点亮盲人“双眼”作为实事项目来办，我
看也具有造福全人类的意义呢。

时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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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秋静夜，临窗而坐，微风透纱，浅
凉轻拂，目澈神清，心舒意爽。捧一卷咏
秋的古诗，专注凝读，思绪渐入诗境，古
人吟咏仲秋的佳作连篇，但因诗人处境、
心态各异，抒发出浑然不同的悲喜情怀。

杜牧的《山行》最耳熟能详：公元
839年仲秋，杜牧卸任睦州（杭州淳安）
刺史，赴长安任职，做了多年地方小吏，
终于入朝为官，杜牧的心情无比舒爽。途
经长沙，在岳麓山一片枫林停住马车，坐
在树下，极目环顾，诗兴顿生：“远上寒山
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路、红叶、白云、人家，一幅清新明
艳、秋色撩人的画图，不但情景兼备，也
折射出诗人官场得意的心境。

唐宝应元年（762年）仲秋，杜甫心情也不错，他去
往梓州（四川省三台县）途中，寄宿客栈。清晨推窗远
眺：天台山清幽如画，潼水若天抛玉带，银辉闪烁……
面对佳景，脑中涌出佳句，即临案挥毫：“秋窗犹曙色，
落木更天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

写到此，端笔揣摩：词句景有远近、意含动静，不乏
朴实明快、韵味悠长……突然，一阵疾风涌窗，将墨迹
未干的宣纸吹落在地，让他的诗兴也陡然下跌，不由想
到自己已年逾天命，仍在四处漂泊，油生一股悲凉，捡
起宣纸铺平，继续走笔：“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多
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客亭》）

本想吟诵金秋美景，但情绪走
低，笔随心转，借秋风凄凉、薄纸飘
坠，慨叹自己处世坎坷、年老病衰的
悲悯处境。

同是仲秋，元代的马致远心情也糟透了，他在大都
（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便去江南另谋生计，走到姑苏
城外，本是夕阳金辉、秋色盈目，在他被愁苦笼罩的眼
中却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天净沙》以词句苍
凉、意境凄美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父”。

暑热消遁，寒秋迫近，开始风扫叶落、枯黄萧瑟，让
马致远总看秋天“不顺眼”，他写的散曲、词牌，描述秋
天总是充满愁楚悲凄：“戴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故乡
秋。”（《叹世》）、“送客时，秋江冷，商女琵琶断肠声。”
（《浔阳江》）、“芦花谢，客乍别，泛蟾光小舟一叶。豫章
城故人来也，结末了洞庭秋月。”（《洞庭秋月》）

喜秋悲秋、咏秋殇秋，诗人们借秋色寓意抒怀，凭秋
光张扬个性，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
瑟”把送别友人的心境抒发得淋漓尽致；柳永“多情自古
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勾画出悲凉秋日偏遇故人
的离愁别绪，难以割舍的情怀；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
朝”是一种乐观豁达；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是一缕
思乡情结；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是一腔剑胆豪心。

悲喜仲秋一卷诗，古人在艳阳临照、天高气爽的季
节，用清新凄美的心境和实感，抒发自己的真挚意愿，
如今重读经典，给心灵做一次梳理和沐浴，让人轻松舒
爽地迎接又一个朝霞喷薄、风清日朗的晨曦。

看得到心的礼物
尹 画

    老同学从摩洛哥回来，送给我一份
礼物：撒哈拉的沙漠瓶。不大，5厘米
高，古铜色花纹的瓶底和瓶盖，盖子上
垂着一条橙红色流苏，瓶内装满了撒哈
拉沙漠的沙子。

我很惊喜，夸他懂我。他说：“我知
道你从小就喜欢三毛。”确实，少女时
代，我的枕边书最多的就是三毛的书，
《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梦里花
落知多少》……那时，撒哈拉沙漠就是
我的“诗和远方”。

我找了个醒目的墙板放上沙漠瓶，
每次看到都很感
动。对我来说，礼
物无须贵重，能
送到心坎儿上就
是最好的礼物。
好的礼物有爱的味道。

去年春天，我去浙江天姥山游览，
住在山上的一间民宿里。青山绵绵，溪
泉淙淙，山上能闻见鸡鸣、鸟叫和穿过
竹林的簌簌风声。山谷里修了一个无边
泳池，用长长细细的管子从山上引来泉
水，原来竟是个奢侈的泉水泳池。可惜
那天有点冷，不然我一定会跳进泉水池
里泡一下。午后，在山上喝山泉水泡的
茶，赏山景，插花玩，那一刻，真切感受
到了生活美。

次日中午，离别天姥山，没想到民
宿老板娘送给我一包当地特色礼物：山
泉水。装在塑料手提密封袋里，说可以
回家煮泉水粥喝。第一次收到“水”的礼
物，我很激动，连着对老板娘说了好几
个“谢谢”。这份贴心的礼物，让我对民

宿的好印象又增加
了几分，回家后立

即推荐给了
几位朋友。做生
意如同做人，都需要走心，靠爱和真诚
来打动顾客，好的口碑有时就缘于某一
个小小的细节。

旅行的时候，我也会给朋友准备礼
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希腊，游览
圣托里尼的蓝白小镇时，在当地的一间
艺术品店铺里，我买了一个高达 35厘
米的雕塑艺术品，一男一女头靠着头，
依偎在一起，模样很甜蜜。材质看起来
像是石膏，掂量掂量，又颇有些分量，总

之就是既重，又
让人觉得很容易
碎。怎么将它带
回家呢？放行李
箱托运肯定不放

心，于是我就用包装纸仔仔细细将它包
裹了好几圈，放在随身携带的包里，一
路小心呵护，把包抱在胸前，长途跋涉，
安好无损地带回家。

这份礼物我是准备送给朋友以贺
乔迁之喜的，那位朋友是个艺术爱好
者，家里收藏了世界各地旅游买回来的
艺术品。去她的新家参观时，我带着重
重包裹的希腊雕像，作为上门礼物送给
了她。朋友很开心，把希腊雕像放在客
厅最抢眼的柜子上。后来和她微信聊
天，她时不时提到雕像，说每次看到雕
像就想起我一路的小心轻放。“不容易
啊，这么大的东西带回来都没有一点磕
磕碰碰，我在雕像里看到了一颗桃形的
心，是你的。”她跟我说。

那一刻，我也很开心，这是我听到
的最动听的话吧———好的礼物里是会
看到一颗心的。

丽 丽 曾志任

    两位老人安静地在接待室坐
着，衣着整洁朴素，面容清癯慈祥。
“大爷，您还记得这个信封吧？”

我拿着信封轻声地问道。
老爷叔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更小

的信封，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信
封没见过，记不得了。”

看着信封袋上印的银行字样，
我又问：“您最近去过工商银行吧？”
老爷叔摇摇头，一旁的老阿姨站

了起来：“怎么没去过，去过两次，一
次是……不过我好像没看到过这个
信封和钱。”她看了一眼，摆了摆手
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不能要的。”说
完，牵着爷叔似乎想要离开了。
丽丽朝着我苦笑。大厅值班保

安发现掉在地上装有钱款的信封
时，正好是早上，来办证的当事人还
不多，前台值班的她，立即和网管粗
略查看了一遍大厅的监控录像，初
步判断可能是这两位老人落下的，
而老人咨询后已经离开有一会儿
了。她又迅速翻阅疫情防控登记表，
找到了老人的联系方式，及时把他

们请回了公证处。
为了核对确认失物及金额，她

和老人沟通了很长时间，有没有带
钱过来，有没有丢东西，还记不记得
把钱装在信封里过。可是老人都不
记得了。他们又都有些“学究气”，非
常执拗，哪怕提示性地告诉他们，可
能就是他们遗失的，好好回忆回忆，
他们也坚持不是自己的不肯要。
“和老人们一起去看一下监控

录像吧。”我对丽丽说。

监控室里，老人们不声不响，安
静地倔强地站着看录像。当回放到
老爷叔从背包里拿东西、信封不小
心滑落到地上的时候，老阿姨的眼
睛湿润了。她嗫嚅着说不出话来，良
久，才轻轻擦拭着眼角，断断续续地
说：“我先生年纪大了，记不清楚，我
又没经手取过这个钱……这姑娘真
好啊，她打电话来问我，细声细气地
一次又一次和我说……我们回来
后，因为记错了楼层，去了 18楼，她
知道后，又赶过来找我们，扶着我们
到 17楼来。”老阿姨看着丽丽，不停
夸她。“你能告诉一个芳名吧？”她拉
着丽丽的手不放，“我要把你记住。”

“阿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
不用客气。”丽丽红着脸推辞。
老人摇头，和之前的固执一样。

她转过头来问我：“感谢你们培养了
这么好的姑娘，一定要把她的名字
告诉我。”
我看着这对瘦小的老人，早已

被他们的相濡以沫、认真和固执，戳
中了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他们毫不在意钱的金额大小，
不是自己的坚决不要；看到了是老
伴不小心遗落下的，没有一句埋怨，
而是替老伴说话，相互理解；拿到信
封后表现的不是失而复得的欣喜，
而是先记起别人的帮助，想到了感
恩……浮躁社会里难得的坚守和品
质，在他们身上自然而然地流露。
“老人家，这里是公证处，本来

就应该是你们最放心的地方，如果
您一定要记，她的名字里有丽丽两
个字，您就叫她丽丽吧! ”
“丽丽，真好听的名字。”老人反

复念着，抬头凝视着丽丽，说了一
句：“丽丽，你的心灵真美! ”
现如今，这样字眼的表扬听到

的还真是不多，我和丽丽听了都笑
了。不过，作为服务窗口，还有什么
比这样的夸奖更让人欢喜呢？

丽丽，还有老爷叔、老阿姨，你
们的心灵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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